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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生命存在的特性与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 ①

———基于尼采的视角

耿爱先，王昕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佛山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从尼采关于生命存在特性的论述出发，以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游戏性、超越性为依据，结合审美教育的基本

特征，阐明了审美教育作为生命存在教育的出发点必须是“在毁灭中获得喜悦”的教育；在审美教育的内容选择以及评

价标准方面，必须是以个体生命是否得到激扬为核心；而在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上，则必须是在张扬个体生命存在的偶

然性、差异性、不可替代性的基础上追求类存在的普遍性、同一性和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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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审美教育，是一直摆在审美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很多时候，审美教育要么是艺术门类

及其技巧的教育，要么是艺术史的知识传授，要么是审美心理活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要么是对美的形而

上追寻，要么是对各类艺术的鉴赏与批评……。不可否认的是，审美教育在上述这些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使我国在审美教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就审美教育的本质而言，传递知识、鉴赏作

品、进行美的形而上探寻只是完成了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更进一步，还必须把审美教育与人之为人的生

命特性相关联，使审美教育成为体认生命存在特性的教育，成为每一个受教育者生命激昂与奋进的教

育，使每一个受教育者的自然生命成为人的生命的教育，只有如此，才能使审美教育真正完成“教”与

“育”的使命。因此，本文尝试从哲学家尼采关于生命特性的论述出发，力图寻求审美教育的出发点、内

容选择、评价标准及其路径选择。

１　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与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
大自然中人的生命的存在与万事万物的生命存在一样，都无法摆脱各种磨难、疾病、痛苦、衰老与死

亡这一残酷现实，然而与其它自然生命存在不同的是，人对磨难、疾病、痛苦、衰老与死亡的感知、体悟、

抗拒却是与对幸运、健康、快乐、成长、活着的感知、体悟、接受同时存在的。因此，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

人的自然生命被人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蕴含。悲观厌世者有之、盲目乐观者有之、听天由命者有之、祈求

长生者有之、视死如归者有之、以生的喜悦抗拒死的恐惧者有之、超越生死追随神性化存在者亦有

之……。

然而在尼采看来，这诸多看法与做法都不免失之偏颇。因为在尼采看来，生命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

“包含着毁灭的喜悦”，也就是说，生命存在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悲剧性存在”。尼采明确指出：感性生

命的存在是以“磨难”“毁灭”“痛苦”为条件的。所以成为一个人，在尼采看来真正是件“可怕”的事。

但是，尼采进一步强调指出：“痛苦不是反对生命的凭证，恰好相反，它是生命的兴奋剂，是‘生命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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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是有利于生命的凭证。关照痛苦甚至制造痛苦是生命作为生命的结构，是生命活跃的表现。痛苦

具有最直接的、有利于生命的意义。”［１］１９２这就是说，当人们普遍认为“磨难”“毁灭”“痛苦”是生的反

面，不利于生命存在的时候，尼采恰恰认为，它们是生命得以存在、得以活跃的根本。

因此，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的类型的牺牲

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

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

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的永恒的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

的喜悦。”［２］３３４换言之，在尼采看来，无论生命内在地拥有何种磨难与困苦，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追求

的永恒的生命存在是在毁灭中产生的，而且这种毁灭不令人恐惧，也不令人怜悯，而是让人感到欢欣

鼓舞。

恰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尼采意义上的悲剧性，如果说还有必要‘反对’什么的话，那就是反对

‘听天由命’。尼采意义上的悲剧性与一种自我毁灭的悲观主义的单纯阴暗化过程毫不干系，但同样也

与一种一味地沉迷于单纯愿望的乐观主义的盲目陶醉毫不相干。尼采眼里的悲剧性脱离了这种对立，

这只是因为它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生命的意志态度，因而也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知识态度，而存

在者整体的基本规律就包含在斗争本身中。”［３］３０８－３０９

因此，作为必有一死的生命存在，作为一个完整无缺的生命存在，必须直面生命中不可预知的磨难、

毁灭与痛苦，直面生命的激情、偶然与差异性存在，既不因此而悲观厌世，也不因此而盲目乐观，相反，在

不可更改的命运面前，勇敢、骄傲地迎接甚至追求这种生命存在形式。

显然，尼采“包含着毁灭的喜悦”———悲剧性的生命存在特性，与他之前的思想家们不同，在他眼

中，这样的生命特性，是蔑视一切既有的、没落的、使人衰退的道德、规则、习俗和制度的生命存在，是在

不断破坏中进行不断的创造的生命存在，也是在生命的不可能中找寻可能、为没有意义的生命建立意

义、为没有价值的生命创造价值的生命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悲剧性的生命存在是对那些看似有利于生命存在的理智行为和思想范畴的瓦解，是

对日常生活规范的打破，是习以为常的规范化幻想的破灭。只有这样，人之为人的生命存在，才能以难

以预料并十分惊人的方式向人敞开，生命作为生命的存在才有理由。

如果我们接受尼采关于生命的“包含着毁灭的喜悦”的悲剧性存在这一生命特性，那么在审美教育

中，就必须把“包含着毁灭的喜悦”这一悲剧性作为审美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学生从根本上认识、体悟、

接受人的存在是肯定性存在与否定性存在的统一体，即人既是拥有生命、健康、激情、渴望和对美好未来

憧憬的有意义的存在，也是拥有死亡、疾病、灾难、恐惧和无尽的虚无和绝望等的无意义存在，而且这种

否定性“存在”是肯定性“存在”的前提、动力和根本，离开“悲剧性”的生命存在，既不真实也不可能，当

然也都不是真正的人的生命存在。

由此，审美教育的根本特性也就成为了让学生感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的教育，为此，制造“障

碍”———既可以是挑战肉体生命的寒冷苦痛，也可以是自然界本身的酷暑严寒，更可以是思想观念上的

颠覆与重铸。这一切都应成为审美教育中的固有之义。从而，引导学生跨越重重“障碍”，培养学生获

得真正的生命存在的勇气———毫不犹豫的自我生命肯定的勇气———在毁灭中欢快地活着的勇气，最终

从自身的生命中生长出一往无前的生命力量，才是审美教育的根本使命。也只有这样的审美教育，才能

够不辱审美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才能够使教师不是外在于受教育者的“他者”，也唯有如此，教育才能担

当起塑造民族之魂的重担。

２　生命存在的“游戏性”与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尼采意义上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选择如何使受教育者拥有直面生

命、创造生命的勇气这一路径的话，那么这种勇气从何而来？生命为何能够在毁灭中获得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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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生命之所以能够拥有在自身中包含着毁灭的喜悦，是因为生命就是权力意志———永不

枯竭的创造生命的意志，即内在于生命的意志。这种意志给人以创造的意愿、欢乐的意愿。“意愿，这

位解放者和欢乐的使者，永远伴随着我。意愿使人自由，这就是意志和自由的真义———查拉图斯特拉如

此教你们”，“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所谓的解放者和快乐者是意志的别名”，“意愿成为无

欲———我的兄弟们，你们如何知道这是疯人之荒诞的歌唱！当我教你们‘意志是一个创造者’时，我已

带领你们远离了那些荒诞的歌唱”，“只要有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有意志：但是这意志不是求生之意

志，———我郑重的告诉你们———而是权力意志。”［４］１２５

由上所引《查拉图斯特拉》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意志”———“权利意志”是尼采意义上的生命之

为生命的根本。其本质特征在于意欲着去创造，并在创造中获得自由。因为它不是简单地获取生存权

利，也不是要得到既定价值的首肯，即“它不是要被表现、被阐释、被评价，而是它自身就是进行阐释、评

价和表现的‘那一个’”［１］１２４。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进行阐释、评价和表现的‘那一个’”，就在于在生

命原初的多样性、差异化存在中，它就是能够确定这种差异化存在的“力”。换言之，权利意志是一种完

满的、自足的、漫溢的力，它并不渴望权利，它只是在自身中使意义获得自身的意义，在价值中拥有自身

的价值，它是一切价值的价值。因此，它所要做的就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它本身“乐善好施”，通过它，意

志本身可以给予意义和价值，尼采称之为“赠与的道德”。通过它，一切价值被重估。

因此，面对生命的可怕命运，权力意志能够彻底摆脱“骆驼”似的负重的精神状态，把过往的一切价

值重负———“你应”，抛弃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荒漠”上，以“狮子”似的精神宣称“我要”———要“重估

一切价值”“创造新的价值”，这就使它成为一个赤子，一个“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

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圣神的肯定。”［４］１８－２０———在“我是”中，它肯定生命的苦难，肯定生命

的偶然，肯定生命的差异以及它永恒的毁灭，肯定生命这种苦难、偶然、差异与毁灭的永恒轮回，但不是

迫不得已的肯定，而是象玩“掷骰子”游戏的儿童，肯定游戏本身，即不是在投掷的概率中去追寻输赢得

失，而是享受每一次投掷、每一次投掷中的偶然，并因此获得最高的快乐。这就是尼采意义上生命的

“游戏性”存在。

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尼采的这一“游戏性”存在，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的偶然性、差异性、

不可替代性、不确定性彰显出来。这种偶然性、差异性、不可替代性、不确定性，是指生命过程中只属于

个体所独有的、使其能够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规定自己的一种内在于自身的“力”的差异性、不可替代

性、不确定性。这种“力”本身的大小、作用方式蕴涵在每个人独有的血肉之躯中，既可以表现为向上、

向外的冲击之力，也可以表现为向下、向内的聚敛之力，它既区别于单纯的生命本能又以生命本能为根

基，它的存在，使得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境遇和审美活动的境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并在与

个体自身和外在于个体的一切人和物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变化生发，从而使个体的存在成为不可替代的

唯一的存在。

有介于此，审美教育路径的选择，就是以个体的生命存在的偶然性、差异性、不可替代性、不确定性

为核心内容，唤醒个体的偶然性、差异性存在，使它处于绽放状态，使学生敢于追求个性化、非常态、非确

定性的存在，而不是囿于类的存在、群体的存在标准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也就是说，审美教育应选择与类

存在的生命特性恰好相反的路径，与标准化、齐一化形成对照，以个体成长过程中勇于置疑、敢于创新、

挑战权威、生机勃勃、一往直前为标准选择教授内容，从而使学生在对自身偶然性存在的惊异中肯定其

不确定性存在的意义，使学生在解除了过往一切习俗、规则的羁绊中感受游戏性的自由快乐，也使学生

从一个背负着过往一切约束之重负的“骆驼”似的生命中，成长为一个能够为自己“立法”的“狮子”似

的强有力的生命存在，从而真正体会“解放”的快乐，并由此成为脱胎换骨意义上的“赤子”，使个体生命

的偶然性存在成为更加具有活力的“游戏性”存在，或者反过来说，让学生们在与偶然性的嬉戏中把握

生命存在的多姿多彩，在破坏以往各种压制生命活力的习俗规则的嬉戏中品尝“创造性”的快乐，在与

疾病、苦难、绝望、空虚的嬉戏中感受健康、充实、充满挑战的幸福。

因此，生命存在的勇气来自于个体生命与死亡的“游戏”之中。那么，这种“游戏”得以开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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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哪里呢？

３　生命存在的“超越性”与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
尼采的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就是他关于“超人”的描述。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

序篇中写道：“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曾作怎样的努力去超越他呢！直到现

在，一切生物都创造了高出于自己的种类，难道你们愿意做这大潮流的回浪，难道你们愿意返于兽类，不

肯超越人类吗？……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超人是大地之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是大地

之意义罢！兄弟们，我祷求着：忠实于大地吧，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无论有意或无意

地，他们都是施毒者。……真的，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我们要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致自

污。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大海……他便是闪电，这疯狂。”［４］５－７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的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即“超人”，立足于“大地”———

人的感性生命存在之上。在他看来，弃绝历史上一切否定感性生命存在的宗教道德，在“大海”———活

生生的、丰富的生命怀抱里荡涤一切曾使人自觉“不洁”“有罪”“污秽”“丑陋”“可怜”等等的一切“罪

恶”，并在生命之光的照耀下，“重估一切价值”。“电闪雷鸣”般地摧毁古往今来的一切虚伪的、狡诈的、

披着“道德”“理性”“科学”外衣的扼杀生命的“天条”。

进一步而言，这种人的存在的超越性———“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还在于“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

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是危险的，向后望也是危险

的，战栗或不前进，都是危险的。”［４］７这就是说，我们在摧毁了一切既定价值以后必须祈向“超人”，任何

的停滞、观望、犹豫不决，都可能使生命重新跌回“罪恶”的深渊。因此，“人类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是

一座桥而不是目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４］７即人类的超越性存在，不仅

仅是破坏，更重要、更伟大的是人类永不停息地对自身的创造，人的存在应该是作为艺术品的存在，它不

是已经完成用来观赏的静止之物，而恰恰是处在不断的雕塑、不断的生成之中，在更高的意义上，生命作

为艺术品的“超越性”，还在于这超越本身也是要不断超越的。所以，尼采的“超人”在这个意义上被理

解为不断超越的人。

从上述尼采关于人作为“超越性”的存在———“超人”的论述来看，我们认为审美教育的根基必须扎

根于人的感性生命存在，而不是单纯的美学、艺术、心理活动、审美经验等的概念演绎、诠释或解读。这

是因为，作为类存在的生命，即以组织、民族、国家等为主要形式的存在，要求全体族类的行为、利益、奋

斗目标等的一致性、规范性及生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或确定性；但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命，其行为、利益

与奋斗目标等，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或随意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因此，当我们着眼于类生

命的存在时，关注的是审美教育中的普遍性、同一性；当我们着眼于个体生命时，关注的则是差异性和不

可替代性。从前者出发，其主要的路径指向是审美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因为作为类存在的个体生命，必

须为类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类生命的存在直接决定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教育与

知识传授、技能培养、道德训化等教育一样，是类生命存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作为手段或工

具的审美教育，总是与真、善等知识性、道德性教育不可分离，这就使得审美教育的具体内容以美学知识

的传递、艺术技能的培训和审美欣赏中的灵魂净化或升华等为主要内容。但这种价值传递式审美教育

又往往被其他史学、文学以及道德培养所代替，结果导致审美教育可有可无，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依据。

然而，如果从尼采的关于人的“超越性”存在出发，特别是当我们把审美教育扎根于人的感性生命

存在的时候，那么审美教育自身独立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即个体生命独立于类生命的价值被展现出

来。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教育中的美学理论、艺术技能和艺术作品欣赏就不能只是作为知识技能来传

递，而是要在其中把个体生命本己的存在方式呈现出来，使感性生命成为个体生命的唯一，使个体生命

在彼此不可替代的私己的存在中获得激发、昂扬、并奋进。

１２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为此，那种以类生命存在为标准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科学判断等判断标准就必须被悬置，也就是

尼采一再强调古往今来的一切虚伪的狡诈的披着“道德”“理性”“科学”外衣的扼杀生命的“天条”必须

被悬置。当类生命的存在直接决定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同时，个体生命价值本身则反过来决定了

类生命存在的强弱、大小和存在方向。

因此，基于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视域，审美教育的路径选择就必须依据审美价值判断的标准

来进行选择，这个标准就是看审美教育是否带来了学生个体生命的激扬和奋进。对那些历史上曾经的

“辉煌”必须重新进行价值重估，唯有如此，审美教育才是必须的。

４　结语
基于上述尼采关于生命特性的论述，审美教育应在三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第一，审美教育必须把

“包含着毁灭的喜悦”这一悲剧性存在作为其出发点；第二，审美教育的内容应以个体的生命存在的偶

然性、差异性、不可替代性、不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第三，审美教育的成效必须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个标

准不应照搬照抄其他门类，而应该以是否使个体感性生命得到激发为判断标准。在解决这三个方面的

问题的基础上，使审美教育真正成为生命教育，成为每个个体不断超越自己、锻造自己的教育，从而使审

美教育达到使个体生命本身成为艺术品的教育，最终达到类生命存在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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